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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 思量經（Anumànasuttaü）
（M.i,p.95.）
    如是我聞：一時大目犍連尊者住在跋嘎（Bhagga）國，孫蘇馬拉笈拉（suüsumàragira），佩薩咖喇（bhesakaëà）林的鹿野苑。

    在那裡，大目犍連尊者稱呼比丘們：「諸賢友比丘（àvuso bhikkhu）。」那些比丘回答大目犍連尊者：「賢友（àvuso）。」大目犍連尊者（如）此說：「諸賢友，即使比丘邀請說：『請尊者們勸告我！我應當被尊者們勸告。』然而（假如）他是難受勸告者、具有難受勸告法，（假如）他是不堪忍及不恭敬地接受教導者；因此，其同梵行者們會認為：既不應勸告他，也不可教導（他）；他們會認為他是一個不可信賴的人。

    諸賢友，什麼是難受勸告法呢？在此，諸賢友，比丘有惡欲，（而且）被惡欲所自在。諸賢友，當比丘有惡欲，（而且）被惡欲所自在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是自我讚歎，（而且）貶抑他人。諸賢友，當比丘自我讚歎，（而且）貶抑他人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有忿怒，（而且）被忿怒所征服。諸賢友，當比丘有忿怒，（而且）被忿怒所征服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有忿怒，（而且）因忿怒而懷怨恨。諸賢友，當比丘有忿怒，（而且）因忿怒而懷怨恨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有忿怒，（而且）因忿怒而執恨。諸賢友，當比丘有忿怒，（而且）因忿怒而執恨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有忿怒，（而且）說出近似忿怒的言詞。諸賢友，當比丘有忿怒，（而且）說出近似忿怒的言詞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他以訶責來與訶責他者敵對。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他以訶責來與訶責他者敵對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他以訶責來責難訶責他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他以訶責來責難訶責他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【96】，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他以訶責來反告訶責他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他以訶責來反告訶責他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他對訶責他者以矛盾之（詞）來規避，將論題引到題外，並且現出忿恨、瞋恚、不滿。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他對訶責他者以矛盾之（詞）來規避，將論題引到題外，並且現出忿恨、瞋恚、不滿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他無法解釋其被訶責的行為。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他無法解釋其被訶責的行為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是覆惡者，（而且）是惱害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是覆惡者，（而且）是惱害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是嫉妬者，（而且）是慳吝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是嫉妬者，（而且）是慳吝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是奸詐者，（而且）是欺瞞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是奸詐者，（而且）是欺瞞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是頑固者，（而且）是傲慢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是頑固者，（而且）是傲慢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固執己見，（而且）牢固堅持，難以放捨。諸賢友，當比丘固執己見，（而且）牢固堅持，難以放捨者，這即是難受勸告法。

諸賢友，這些稱為難受勸告法。

諸賢友，即使比丘未邀請說：『請尊者們勸告我！我應當被尊者們勸告。』（假如）他是易受勸告者、具有易受勸告法，（假如）他是堪忍及恭敬地接受教導者；因此，其同梵行者們會認為：既應當勸告他，也可以教導（他）；他們會認為他是一位可以信賴的人。

    諸賢友，什麼是易受勸告法呢？在此，諸賢友，比丘沒有惡欲，（而且）沒有被惡欲所自在。諸賢友，當比丘沒有惡欲，（而且）沒有被惡欲所自在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不自我讚歎，也不貶抑他人。諸賢友，當比丘不自我讚歎，也不貶抑他人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不忿怒，也沒有被忿怒所征服。諸賢友，當比丘不忿怒，也沒有被忿怒所征服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不忿怒，也不因忿怒而懷怨恨。諸賢友，當比丘不忿怒，也不因忿怒而懷怨恨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不忿怒，也不因忿怒而執恨。諸賢友，當比丘不忿怒，也不因忿怒而執恨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不忿怒，也不會說出近似忿怒的言詞。諸賢友，當比丘不忿怒，也不會說出近似忿怒的言詞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但他不以訶責來與訶責他者敵對。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但他不以訶責來與訶責他者敵對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但他不以訶責來責難訶責他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但他不以訶責來責難訶責他者，【97】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但他不以訶責來反告訶責他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但他不以訶責來反告訶責他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但他不對訶責他者以矛盾之（詞）來規避，也不將論題引到題外，而且不會現出忿恨、瞋恚、不滿。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但他不對訶責他者以矛盾之（詞）來規避，也不將論題引到題外，而且不會現出忿恨、瞋恚、不滿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但他能解釋其被訶責的行為。諸賢友，當比丘被訶責，但他能解釋其被訶責的行為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不是覆惡者，也不是惱害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不是覆惡者，也不是惱害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不是嫉妬者，也不是慳吝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不是嫉妬者，也不是慳吝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不是奸詐者，也不是欺瞞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不是奸詐者，也不是欺瞞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不是頑固者，也不是傲慢者。諸賢友，當比丘不是頑固者，也不是傲慢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    再者，諸賢友，比丘不固執己見，也不牢固堅持，而是容易放捨。諸賢友，當比丘不固執己見，也不牢固堅持，而是容易放捨者，這即是易受勸告法。

諸賢友，這些稱為易受勸告法。

諸賢友，在此比丘應當自己如此思量自己：『凡有人有惡欲，（而且）被惡欲所自在者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有惡欲，（而且）被惡欲所自在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我將沒有惡欲，（而且）不被惡欲所自在。』

    『凡有人自我讚歎，（而且）貶抑他人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自我讚歎，（而且）貶抑他人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我將不自我讚歎，也不貶抑他人。』
    『凡有人有忿怒，（而且）被忿怒所征服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有忿怒，（而且）被忿怒所征服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我將不忿怒，也不被忿怒所征服。』

    『凡有人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因忿怒而懷怨恨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因忿怒而懷怨恨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我將不忿怒，也不要因忿怒而懷怨恨。』

    『凡有人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因忿怒而執恨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因忿怒而執恨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我將不忿怒，也不要因忿怒而執恨。』

    『凡有人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說出近似忿怒的言詞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說出近似忿怒的言詞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我將不忿怒，也不要說出近似忿怒的言詞。』

    『凡有人被訶責，而他會以訶責來與訶責他者敵對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被訶責，而我會以訶責來與訶責我者作對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【98】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將不以訶責來與訶責我者作對。』

    『凡有人被訶責，而他會以訶責來責難訶責他者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被訶責，而我會以訶責來責難訶責我者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將不以訶責來責難訶責我者。』

    『凡有人被訶責，而他會以訶責來反告訶責他者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被訶責，而我會以訶責來反告訶責我者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將不以訶責來反告訶責我者。』

    『凡有人被訶責，而他對訶責他者以矛盾之（詞）來規避，將論題引到題外，並且現出忿恨、瞋恚、不滿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被訶責，而我對訶責我者以矛盾之（詞）來規避，將論題引到題外，並且現出忿恨、瞋恚、不滿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將不對訶責我者以矛盾之（詞）來規避，也不將論題引到題外，而且不現出忿恨、瞋恚、不滿。』

    『凡有人被訶責，而他對其訶責的行為不予回答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被訶責，而我無法解釋該被訶責的行為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將能解釋該被訶責的行為。』

    『凡有人是覆惡者，（而且）是惱害者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是覆惡者，（而且）是惱害者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我將沒有覆惡，也沒有惱害。』

    『凡有人是嫉妬者，（而且）是慳吝者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是嫉妬者，（而且）是慳吝者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我將沒有嫉妬，也沒有慳吝。』

    『凡有人是奸詐者，（而且）是欺瞞者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是奸詐者，（而且）是欺瞞者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我將沒有奸詐，也沒有欺瞞。』

    『凡有人是頑固者，（而且）是傲慢者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是頑固者，（而且）是傲慢者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我將沒有頑固，也沒有傲慢。』

『凡有人固執己見，（而且）牢固堅持，難以放捨，我就不喜愛、不歡喜這個人；假如我固執己見，（而且）牢固堅持，難以放捨，他人也會不喜愛、不歡喜我。』諸賢友，當比丘如此了知時，他心裡應當生起：『我將不固執己見，也不牢固堅持，而是容易放捨。』
在此，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我是否有惡欲，有被惡欲所自在嗎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有惡欲，有被惡欲所自在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沒有惡欲，也沒有被惡欲所自在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我是否會自我讚歎，（而且）會貶抑他人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會自我讚歎，也會貶抑他人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【99】『我沒有自我讚歎，也沒有貶抑他人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我是否有忿怒，（而且）被忿怒所征服嗎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有忿怒，（而且）被忿怒所征服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沒有忿怒，也沒有被忿怒所征服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我是否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因忿怒而懷怨恨嗎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因忿怒而懷怨恨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沒有忿怒，也不會因忿怒而懷怨恨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我是否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因忿怒而執恨嗎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因忿怒而執恨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沒有忿怒，也不會因忿怒而執恨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我是否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說出近似忿怒的言詞嗎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有忿怒，（而且）會說出近似忿怒的言詞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沒有忿怒，也不會說出近似忿怒的言詞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是否以訶責來與訶責我者作對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以訶責來與訶責我者作對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沒有以訶責來與訶責我者作對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是否以訶責來責難訶責我者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以訶責來責難訶責我者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沒有以訶責來責難訶責我者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是否以訶責來反告訶責我者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以訶責來反告訶責我者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沒有以訶責來反告訶責我者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是否對訶責我者以矛盾之（詞）來規避，將論題引到題外，並且現出忿恨、瞋恚、不滿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對訶責我者以矛盾之（詞）來規避，將論題引到題外，並且現出忿恨、瞋恚、不滿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沒有對訶責我者以矛盾之（詞）來規避，也沒有將論題引到題外，而且沒有現出忿恨、瞋恚、不滿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是否無法解釋該被訶責的行為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無法解釋該被訶責的行為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當我被訶責時，我能解釋該被訶責的行為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我是否有覆惡，（而且）有惱害嗎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有覆惡，也有惱害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沒有覆惡，也沒有惱害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我是否有嫉妬，（而且）有慳吝嗎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有嫉妬，也有慳吝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沒有嫉妬，也沒有慳吝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我是否有奸詐，（而且）有欺瞞嗎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有奸詐，也有欺瞞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沒有奸詐，也沒有欺瞞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我是否有頑固，（而且）有傲慢嗎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有頑固，也有傲慢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沒有頑固，也沒有傲慢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諸賢友，比丘應當自己如此省察自己：『我是否固執己見，（而且）牢固堅持，難以放捨嗎？』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有固執己見，（而且）牢固堅持，難以放捨。』諸賢友，那位比【100】庫應當致力於捨離諸惡、不善法。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如此了知：『我沒有固執己見，也沒有牢固堅持，而是易於放捨。』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
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，他看見這些諸惡、不善法自己未完全捨離，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這些所有諸惡、不善法；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，他看見這些諸惡、不善法自己已經完全捨離，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

諸賢友，就如年少、年青的男子或女人喜歡裝飾，當在清淨明亮的鏡子或澄淨的水盆照自己的臉相時，假如在某處（看到）有塵垢或斑點時，他〔她〕會致力於除去塵垢或斑點；假如該處沒有（看到）有塵垢或斑點時，他〔她〕會愉悅地（說）：「我實在有所得，我實在是潔淨！」同樣地，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，他看見這些諸惡、不善法自己未完全捨離，諸賢友，那位比丘應當致力於捨離這些所有諸惡、不善法；諸賢友，假如比丘在省察時，他看見這些諸惡、不善法自己已經完全捨離，諸賢友，該比丘應當由於捨離該（不善法）而歡喜與愉悅，並且日夜學習諸善法。」

大目犍連尊者說了這（話後），那些比丘愉悅，對大目犍連尊者所說（的話）歡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ntagavesaka Bhikkhu 覓寂比丘 2008.7.12.譯
�   ◎想要責備他人的比丘須內修五法才可以責難他人－1、適時而不以不適時； 2、真實而不以不真實； 3、柔軟而不以粗暴； 4、以利益而不以無利益； 5、慈心而不以瞋心。    -- Vin.ii,p.249. 


◎想要責備他人的比丘應在內作意五法後才可以責難他人－1、悲愍性；2、尋求利益；3、憐愍性（即慈）；4、想令他出罪而處於清淨邊；5、尊重於律（使承認等）     -- Vin.ii,p.25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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